從古文字看巫與醫之關係 by WONG, Ka Yee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2015
從古文字看巫與醫之關係
Ka Yee WO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This 文字、文獻學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Recommended Citation
王嘉儀 (2015)。從古文字看巫與醫之關係。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考功集2014-2015 : 畢業論文選粹》 (頁
124-143)。香港 : 嶺南大學中文系。
124 
 
 
 
 
 
 
 
 
 
 
 
 
 
 
 
 
從古文字看巫與醫之關係 
 
學生：王嘉儀（1132769） 
指導老師：李雄溪老師 
 
 
 
 
 
 
 
 
 
 
 
 
 
 
 
 
125 
 
提要 
 
在現代社會中，〝巫〞與〝醫〞完全扯不上關係，前者被標籤為迷信，而後
者則是一門科學，但在遠古時期，兩者的關係其實是密不可分的。 
 
原始社會的巫師大多是綜合性人才，他們能通天地、事鬼神，負責占卜、
祭祀，同時又掌管人類當時所有知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是社會上最有能力
的人。先民對於未知的事物如疾病、自然災害，會習慣將之歸咎於鬼神作祟，〝巫〞
作為人與天地鬼神之間的溝通橋樑，有能力平定禍事。而作為全能的人，關乎人
類生死的治病救傷，自然也是〝巫〞的本領之一，因此古代是巫醫不分的。 
 
古時候，巫術與醫療的關係密切，除了能從史料引證，先民在創造文字時
也留下了線索。〝巫〞與〝醫〞二字連用的情況能在史籍文獻中找到，用以表示
〝巫師作醫師〞之義，而古代的醫字又可寫作〝毉〞，从巫。由於〝巫〞先於〝醫〞，
因此本論文會先從巫字的字義入手，解釋巫字的構形，再連繫到〝巫〞與〝醫〞
之間的同源關係。再述醫字的字義，將醫字分拆成三個部件作仔細分析。最後論
述巫醫分立的原因。 
 
由於文字與文化之間相輔相成，因此本論文除了會從文字學的角度作分析，
亦會從文獻資料入手，希望能較全面地展示出古文字中〝巫〞與〝醫〞之關係。 
 
而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醫〞字的上半部的構形對於整體字義的闡釋有著
重要的影響。其中的部件〝医〞，大部份學者均將其解釋為〝象盛載（匸）箭矢
利器（矢）的器物〞。翻查資料，〝匸〞義為〝匿藏的地方〞，與〝匸〞寫法相似
的〝匚〞才是〝象盛物之器〞。另外，〝医〞中的〝矢〞或許不是代表箭矢，而是
因字形相近而混淆，在〝匸〞中的應為〝人〞，因此本論文將展示〝醫〞字新的
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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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巫〞與〝醫〞二字的字義，發展至今已成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但如果上
溯至原始社會時期，不難發現〝巫〞與〝醫〞之間的緊密聯繫。《說文解字》在解釋〝醫〞
字的時候提到〝古者巫彭初作醫〞1，可見〝醫〞之始即〝巫〞也。為了進一步了解二
字之間的關係，本論文將從古文字的字形入手，解釋二字的本義，再輔以文獻資料作
為佐證。 
 
論文分成四章：〝巫字的字義〞、〝巫醫不分〞、〝醫字的字義〞及〝巫醫分立〞，以
此脈絡表現〝巫〞與〝醫〞二字由合到分的過程。先從〝巫字的字義〞開始，解釋〝巫〞
字的古文字字形，再基於不同學者的說法加以延伸，推論出〝巫〞字的字形或與先民
的宇宙觀有關，及以此字代表巫師之義的原因。 
 
再述〝巫醫不分〞，援引相關文獻資料加以說明。古代的〝醫〞字又可寫作〝毉〞，
部首从巫表示了〝醫〞屬於〝巫〞的分支。〝巫〞〝醫〞二字連用的情況也經常出現在
文獻之中，可見古時習慣將〝巫〞〝醫〞作並稱。另外，巫醫在驅除疫病時會舉行名為
〝儺舞〞的儀式，這種舞蹈方式又可與《說文》對巫字〝以舞降神者也〞2的解釋，以
及〝神醫之名作巫彭〞相互對照。 
 
然後探討〝醫字的字義〞，由於〝醫〞是會意字，每個部件都對字義的構成有著
影響。〝醫〞字可細分成三個部件：〝酉〞、〝医〞和〝殳〞，分別代表著古代醫療的某些
特徵。當中的部件〝医〞又可再分拆成〝匸〞和〝矢〞，〝匸〞與另一字〝匚〞的字形
相似，或者會出現誤會而影響到對〝医〞字的解釋，甚至影響到〝醫〞字的整體理解，
故此為研究的重點。本論文將會引用不同學者對〝醫〞字中各個部件的解釋，並歸納
出其中的異同，再作討論。 
 
最後則為〝巫醫分立〞的部份，引述不同時期的文獻資料，勾勒出〝巫〞與〝醫〞
在字義上、文化上漸漸走向分立的過程。 
 
陳寅恪先生曾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3，要了解一個字，除了
從字形作分析，亦要配合文化史料，才能更加深入。總括而言，本文將會從古文字的
字形出發，佐以史籍文獻等資料，探討〝巫〞與〝醫〞二字的字義，以及兩者之間的
關係。 
 
 
第二章：巫字的字義 
 
〝巫〞，甲骨文字形為 【甲二一六】4，金文字形與甲骨文相同，寫作 【齊
                                                     
1
 （漢）許慎：《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頁 313。 
2
 （漢）許慎：《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頁 100。 
3
 沈兼士：《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202。 
4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甲骨文編》（香港：中華書局，1978），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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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姜簋】5，是一個由橫線與直線重疊成十字形，再在四端加上短橫的符號。對於巫字
的釋義，不同學者的說法各異，莫衷一是，據趙容俊的整理，大致可分作九類： 
 
〝第一，可釋為卜筮之‘筮’字；第二，可釋為一種祭祀的名稱，類似‘方祀’、‘望祀’；
第三，可釋為國名；第四，可釋為地名；第五，可釋為一種神名；第六，可釋為一種人；第七，可釋為
四方的方位；第八，可釋為舞；第九，可釋為一種巫行法的工具。〞6 
 
第一至第六、以及第八種說法，乃是以巫字在甲骨卜辭或文獻中的用法來推出釋
義，可以看作巫字的引申義，暫不詳述。而第七及第九種說法純粹從字形出發，有較
大的討論空間。 
 
先論將〝巫〞釋為〝一種巫行法的工具〞之說。李樂毅認為巫字的字形是〝橫豎
放置著的幾根竹籤，這是巫師用來占卜吉凶的道具。〞7，此說法與學者許進雄和周策
縱的大致相同。李孝定教授亦曾在其著作中提及：〝巫字何以作 ，亦殊難索解，疑
象當時巫者所用道具之形，然亦無由加以證明，亦惟不知蓋闕耳。〞8。先民為何要造
出這種形狀的巫術工具呢？而這種形狀又有什麼象徵意義呢？這些問題一直沒有解說，
或者可以從〝巫〞釋為〝四方的方位〞之說再作推論。 
 
主張 表示四方方位的學者周鳳五，在其論文〈說巫〉中提到：〝假設垂直相交
的兩條直線，其作用在指示東、南、西、北四個方位，那麼末端的四短橫正可以視為
表示四方的標幟。換言之， 的形構原本指四方，而四方所以能表示‘巫’，則由於
上節所述巫的角色身分與四方有關的緣故。〞9，周鳳五認為 的構形類似現代的方位
圖，末端的四條短橫用以標示四個方位，中間的十字形只是將四方等齊，並沒有實際
意義。 
 
將周鳳五的說法作進一步的推展。《周易》有云：〝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10，可見〝二〞、〝四〞這兩個
數字被視為宇宙的開始和延伸， 就是由二條長線，四條短線組成的。橫線與直線交
叉，形成四個方位，又由於古人相信天圓地方，因此四個方位都有盡頭，短橫代表終
點，所標示的就是四極。若將縱橫線再加以細分，縱線上的兩個短橫代表〝三才〞中
的〝天〞和〝地〞，橫線上的標示則代表過去與將來，中心點為〝人〞。縱向通天地，
橫向繫古今，人則在其中，先民的宇宙世界觀就此濃縮在 之中。 
 
再看古文字與巫字相似的亞字，甲骨文與金文字形分別為 【前七.三九.二】11
和 【作父辛鼎】12。就現有的考古資料所知，在河南安陽的殷墟遺址中，發現多個
                                                     
5
 容庚編：《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313。 
6
 趙容俊：《殷商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術》（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頁 91-93。 
7
 李樂毅：《漢字圖解 1000 例》（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1），頁 147。 
8
 李孝定編：《甲骨文字集釋．第四、第五卷》（臺北：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1970），頁 1598。 
9
 周鳳五：〈說巫〉，《臺大中文學報》，第 3 期（1989 年），頁 16。 
10
 吳兆基編譯：《周易》（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頁 257。 
11
 李孝定編：《甲骨文字集釋．第十四卷》（臺北：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1970），頁 4165。 
12
 容庚編：《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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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墓的建築呈〝亞〞字形，如西北岡 1004 號商王大墓，就是以亞字作為墓穴的設計，
估計亞字也有其象徵意義。人死後，肉身被停放在〝亞〞字形的墓穴，在〝巫〞字中
作為中心點的〝人〞消失，其靈魂可任意逍遙在天地宇宙之間，因此在四條短橫之中
的十字形符號所涵蓋的範圍也變大了。雖然此說法並沒有太多資料以作證明，但可備
一說。 
 
張全海在其論文〈巫字的起源〉展示了一張屬於馬家窯文化時期的半山期彩陶罐
的照片13（附件一），彩陶罐上有多個與 相同的符號，圍繞在人像的四周，這個符號
應有一定的象徵意義，或許與巫字有關，由此類推，巫字作為意念象徵之義應比作為
工具之義的出現要早。 
 
綜合上述資料推斷，〝巫〞字在造字之初並非一種工具，而是一種意念的象徵，
代表人類身處的世界，亦有包涵宇宙之意。由於巫師擁有絕地天通的能力，加上是當
時社會的掌控者，因此以此符號代表巫師，而形成了〝巫〞字。 
 
 
第三章：巫醫不分 
 
由於古代的巫師有通天地、事鬼神的本領，他們掌握當時所有的人類知識與智慧，
因此他們的職責涵蓋的範圍極廣，包括占卜、祭祀、記錄歷史等，治病之事當然也包
含在其中。 
 
古人相信，人之所以會生病是因為鬼神作祟。在《論衡．解逐》中就有提到：〝解
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為虐鬼，一居若
水為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14，由於鬼神使人患病，傳統上就有〝解逐〞
這儀式去驅逐惡靈，使病人回復健康。巫師具有驅逐鬼神的法力，同時又掌管著醫療
技術和藥物，巫師也就理所當然的兼具醫師之職了。 
 
在被稱為巫術之書的《山海經》中，就有關於神醫的記載。〈大荒西經〉有言：〝有
靈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
升降，百藥爰在。〞15，記載了靈山十巫掌管百藥。而〈海內西經〉亦有記載神巫有不
死藥：〝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
以距之。〞16。這些巫師均為古代的神醫，他們除了掌管藥物，更能使人不死。撇開當
中的神化論調，巫師懂得使用藥物，救治病人使他們免於死亡，正正就是〝醫〞的表
現，也就是巫師最主要的職責。 
 
在古代文獻中，不難發現巫醫二字連用的情況。如《論語．子路》：〝人而無恆，
不可以作巫醫。〞17，《逸周書．大聚解》：〝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蓄五味，
                                                     
13
 張全海：〈〝巫〞字的起源〉，《尋根（編輯部郵箱）》，第 3期（2012年），頁 98。 
14
 （漢）王充：《論衡．卷二十五》，四部叢刊景通津草堂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c2011），頁 238。 
15
 鄭慧山注：《山海經》（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頁 223。 
16
 鄭慧山注：《山海經》（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頁 190。 
17
 臧知非注：《論語》（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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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備百草。〞18，而俞樾《群經平議．周官二》亦提到：〝是巫、醫古得通稱，蓋醫之
先亦巫也。〞19，可見古代的醫者屬於巫師的其中一種。雖然現有的甲骨文和金文中，
沒有〝醫〞字的記錄，但據王念孫的疏證：〝巫與醫皆所以除疾，故醫字或從巫作毉。〞
20，古代的醫字也寫作〝毉〞，以下半部的〝巫〞表示其類屬。 
 
許進雄在《中國古代社會．疾病與醫藥篇》中云：〝甲骨文雖不見醫字，以商代
中期遺址發現儲存草藥材一事看來，商代必有善用藥物的人。其職大概由巫去充當。
以藥物治病的人為醫，以舞蹈、祈讓等心理治療為主的人為巫，這是後代的分法。在
民智未大開的時代，治病大半以心理治療為主。中國早期的名醫又都有巫的身份。〞21，
這段論述提到了三個重點：第一，巫師掌管藥物；第二，名醫同時為巫師；第三，巫
醫的治病手段包括舞蹈，前兩項重點已在上文提及過，現在則探討舞蹈與巫和醫之間
的連繫。 
 
根據《說文》對〝巫〞字的解釋：〝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
褎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22，許慎認為小篆的字形 23像人揮袖而舞
之形，但回看〝巫〞字的甲骨文和金文，顯然與跳舞沒有半點關係，這是許慎對字形
的誤解。雖然許慎將〝巫〞的字義錯解為〝象人兩褎舞形〞，但卻標示了當時〝巫〞的
一項重要特徵：舞蹈。 
 
《世本》有言：〝巫彭作醫〞24，巫彭是《山海經》中提到的神巫之一，後代指巫
醫，而以〝彭〞作巫醫之稱，又與舞蹈相關。周策縱在其著作《古巫醫與〝六詩〞考》
中論及以彭作巫之名是〝取義於擊鼓而歌舞〞25。《說文》：〝彭，鼓聲也。〞26，彭字的
甲骨文寫作 【甲三三七一】27，左邊部件像鼓形，右邊表示鼓聲。巫師起舞常伴以
鼓聲，而舞蹈又與除疾治病有關，以〝彭〞作巫醫之稱也就由此而來。 
 
  《周禮．夏官》有記載到一種名為〝儺舞〞的除疾儀式：〝方相氏：掌蒙熊
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驅疫。〞28，方相氏是周
代的巫官，他身穿祭祀的服飾，頭帶面具，揮動長戈和盾牌，率領百人進行驅疫的儀
式，這種儀式稱為〝難〞，即〝儺舞〞。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解釋〝儺〞字時云：〝傳
曰：‘儺，行有節度。’按，此字之本義也，其歐疫字，本作難。自假儺為歐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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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儺之本義廢矣。〞29，可見《周禮》中的〝難〞即〝儺〞，其意為〝歐疫〞，而〝歐〞
同〝驅〞義，〝儺舞〞就是以舞蹈來驅除疫疾的儀式。 
 
  古時候巫醫不分，〝巫〞字的字義涵蓋了巫師的一切身份和職責。從甲骨文
無醫字，到〝巫〞〝醫〞二字連用，以至〝醫〞字从巫部寫作〝毉〞，均可見出巫與醫
之間的關係密切，不可分割，而〝巫〞字的出現先於〝醫〞也是理所當然的。及至从
酉部的〝醫〞字出現，反映了巫與醫之間關係的演變。 
 
 
第四章：醫字的字義 
 
〝醫〞，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為〝醫，治病工也。殹，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
使。从酉。王育說。一曰殹，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古者巫彭初作
醫。〞30，其小篆寫法為 31。〝醫〞字可以分為兩個部件：〝殹〞和〝酉〞。〝醫〞應
為會意字，上半部的〝殹〞描繪著治療的形式，而下半部的〝酉〞表示其類屬，與酒
相關，代表在醫治的過程中會用到酒。 
 
一、 〝酉〞：得酒而使 
從〝巫〞的〝毉〞，其古文字字形已佚，現存最早的古文字〝醫〞見於《睡虎地
秦簡》，寫法為 【日乙二四二】32。由於〝醫〞屬於後起字，可見在戰國時期或之
前，〝醫〞已從〝巫〞分離出來，因此先民創造出〝醫〞以表〝醫者〞之義。〝酉〞即
是〝酒〞，表示在醫治病人的過程中常用到〝酒〞，因此从〝酉〞部。及至漢代，《說文》
將〝醫〞解釋為〝治病工〞，此時的〝醫〞已成為一種專門技藝。先民從生活經驗累積
智慧，知道酒能用於治病，便以酒作為〝醫〞的象徵。 
 
《說文》中提到〝得酒而使〞，可以知道在醫治的過程中，酒是一種很重要的工
具，因為有酒，病人才能得以治癒。古人認為酒是神聖的，在祭祀時會用到，加上古
人認為疾病與惡靈有關，而酒則有驅除惡靈的效力，因此〝醫〞又與酒扯上關係。眾
所周知，酒有消毒、麻醉和促進血液循環的功能，有時酒也會與藥同服，或是直接製
成藥酒外敷內服。 
 
《馬王堆漢帛書》的〈五十二病方〉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醫方，當中記錄了不少用
酒治療的方法。例如〈五十二病方〉中的第一條〝諸傷〞之下其中一條藥方，提到〝毀
一垸咅（杯）酒中，飲之〞33 ，藥方中提到不少藥材如甘草、桂等，因缺字嚴重，現
已無法知曉其中列出的所有材料，但仍可推斷出是以數種藥材混合製成藥丸，打碎後
以酒送服。除了這條藥方提到以酒浸藥服用外，接下來還有數條藥方採用此方法，可
見當時治療的過程中多以酒入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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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除了能內服，更能外用。在〈五十二病方〉中〝狂犬齧人〞條目下有以下
記載：〝一，犬所齧，令毋痛及易瘳方，令齧者卧，而令人以酒財沃其傷。〞34，醫方
指出，若人被狂犬所咬，醫師就應用酒來清洗傷口，助病人止痛及使傷口痊癒。由於
酒有消毒作用，能幫助傷口癒合，雖然古人沒有〝殺菌消毒〞的概念，但懂得用酒沖
洗傷口以治外傷，這也是古人的經驗智慧，亦反映了酒在上古時期醫療中的重要角色。
因此〝醫〞从酉，既反映巫醫分工，也反映出古代醫療的實際情況。 
 
二、 〝殹〞：醫治情況的細緻描寫 
《說文》：〝殹，擊中聲也。从殳，医聲。〞35，小篆寫法為 36。《說文》將〝殹〞
字歸為形聲字，把〝医〞當作聲符。〝医〞固然可以表聲，但從字形結構作分析，也可
見其表義的作用。而對於〝醫〞字上半部的〝殹〞的解釋，不同學者的說法不同。漢
學家白川靜認為： 
 
〝医是在匸之中嵌入一個矢而形成的字形。對古代的中國人而言，矢是個相當神聖的
東西，認為它具有驅除惡靈的法力。匸代表被包圍的場所、被隱蔽的場所。現今的医字，形容
的是將驅除惡靈的箭矢置於隱密之處。〞37 
 
〝殳是個代表手持形似槍的武器──矛的字形。矛的長度、形狀與杖相仿，故也稱作
杖矛。殳上半部的几代表鳥羽，因杖矛上飾有鳥羽以為咒飾。又則代表手。因此殳所形容的，
是手持飾有咒飾的杖矛敲打某物。〞38 
 
而許進雄先生則認為：  
 
〝小篆的醫字由三部份組成。医作箱中有矢鏃之狀。殳是手持工具之狀。酉則是酒罐之形。
酒是麻醉、消毒、加速藥力或激勵心情的藥劑。手持的器具可能是刺膿療疾的尖狀物。在戰爭激
烈的時代，中矢是常見的傷痛，故取以表達醫生的意義。〞39 
 
比較兩位學者的說法，白川靜認為〝医〞是放置箭矢的隱密場所，而許進雄認為
是醫具箱。而〝殳〞，白川靜認為是人手持祭祀時用的杖矛，許進雄則認為是人手持手
術刀。 
 
兩位學者的說法均以《說文》的解釋為本，再加以延伸的。〝殹〞字，左邊的部件
為〝医〞，據《說文》的解釋：〝医，盛弓弩矢器也。从匸，从矢。〞40，意思是放置箭
矢的器物。右邊的部件〝殳〞，《說文》曰：〝殳，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
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車旅賁以先驅。从又，几聲。’〞41，林義光《文源》解〝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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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象手持殳形，亦象手有所持以治物。故从殳之字與又、攴同意。〞42，字義就是
手持某物。兩個部件的解釋與兩位學者的說法大致相似，現可再從小處入手，再作分
析。 
 
1. 〝殳〞：巫醫的法器 
先从〝殳〞分析，〝殳〞是一種遠古時期的武器，甲骨文字形為 【乙八五二
零】43，蔣豐維在其著作《中國兵器》中提到：〝根據古書上的記載，殳也稱作杖，是
無刃的長兵器。殳基本的形狀是附有杖頭的長棍，屬於擊打系的長柄鈍器44〞。而從甲
骨文字可見，〝殳〞字就象人手持一支長柄，有圓形杖頭的器具，這或許就是上文提到
的長柄兵器。 
 
《禮記．檀弓下》有這樣的記載：〝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
異於生也。〞45，鄭玄注曰：〝桃茢：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46，可知古
人認為桃茢有驅逐邪靈之效，桃杖和掃帚也是長柄工具，孔穎達疏云：〝巫執桃，祝執
茢，又使小臣執戈。〞47，可見當時用作驅邪的工具並非只得一種。由此可以推論，〝醫〞
字中的部件〝殳〞，或非專指〝殳〞這種兵器，而是泛指所有長柄形的驅邪工具。 
 
再配合《說文解字》對於〝殹〞的解釋，〝殹，擊中聲也〞48，意思為敲打物件所
發出的聲音，推斷〝殹〞應與〝敲打〞這個動作有關。上文提到〝殳〞，正正就與〝擊
中聲〞配合起來，由此可推斷在醫治的過程中，巫師會手執長柄形的法器，作出敲打
或頓地的動作，因為古人相信惡靈害怕利器和響聲，這樣做就能驅走人身上的惡靈，
使病人康復。其實這種做法一直流傳至今，如燃放爆竹以驅除兇邪，放置利器以驅鬼
趕煞等，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2. 〝医〞：治病的地方 
 〝医〞，根據《說文》的解釋：〝盛弓弩矢器也。从匸从矢。《國語》曰：‘兵不
解医。’〞49，即是盛載箭矢的器具，類似工具盒。而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說，在 1973
年，台西村商代遺址發現了一套石鐮，考古學家認為石鐮是當時的醫療器具砭鐮，是
砭石的一種。石鐮被發現時置於一個長方形的漆盒內50。此考古發現，與許進雄先生的
說法〝医作箱中有刺膿療疾的矢鏃〞似乎較為吻合。 
 
若從文字學的角度分析，〝医〞可以再細分成〝匸〞和〝矢〞。先從〝匸〞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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匸，小篆寫法為 51，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匸，衺徯，有所俠藏也。从 ，上
有一覆之。讀與傒同。〞52。蔡信發在其著作《說文部首類釋》對〝匸〞字有以下的解
說：〝該字由‘乚’加‘一’而成。乚，是說文部首之一，作‘匿’解，據臆構虛像造
字，屬獨體指事；一，示覆蓋的意思，和計數的‘一’無關，並沒有獨立的形、音、
義，只是個不成文的虛像而已，所以當二者相合成，以示躲避隱藏的意思，形義契合，
屬合體指事。〞53。由此可見，〝匸〞的字義為〝匿藏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個字與〝匸〞相似，就是〝匚〞，《說文》：〝匚，受物之器。
象形。讀若方。 ，籀文匚。〞54，其古文字字形分別為 【甲二六六七】55，
【乃孫作且己鼎】56，籀文作 57，《說文》小篆作 58，像一個盛載東西的器物之
形。〝匸〞與〝匚〞至今早已混為一談，現在的漢字部首只留下〝匚〞部。 
 
〝匸〞是指事字，其對象為人，而〝匚〞則是象形字，其對象為物。由於兩者寫
法極為相似，若非仔細留意則會混淆，而在抄寫文字的過程中也極容易出現傳抄錯誤
的情況。由以上的資料可引出一個疑問，若〝医〞是盛載箭矢的器具，那為何〝医〞
从〝匸〞而不从〝匚〞呢？ 
 
〝匚〞是〝受物之器〞的象形字，在〝匚〞部之下有十八個字59，均為盛載某種
東西的盛器。這些字分別為： 
 
匠：木工也。从匚从斤。斤，所以作器也。 
匧：藏也。从匚夾聲。 
匡：飲器，筥也。从匚㞷聲。 
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从匚也聲。 
匴：渌米籔也。从匚算聲。 
㔶：小桮也。从匚 聲。 
匪：器，似竹筐。从匚非聲。《逸周書》曰：〝實玄黃于匪。〞 
 ：古器也。从匚倉聲。 
 ：田器也。从匚攸聲。 
㔴：田器也。从匚異聲。 
匫：古器也。从匚曶聲。 
匬：甌，器也。从匚俞聲。 
匱：匣也。从匚貴聲。 
匵：匱也。从匚賣聲。 
匣：匱也。从匚甲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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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器也。从匚淮聲。 
柩：棺也。从匚从木，久聲。 
匰：宗廟盛主器也。《周禮》曰：〝祭祀共匰主。〞从匚單聲。 
 
若〝医〞也是盛器的一種，理應歸入〝匚〞才對，但〝医〞卻被歸入〝匸〞，實
在令人費解。相對於〝匚〞部，〝匸〞部所收的字較少，只有六個，除了〝医〞和〝匹〞
外，其餘四字均有〝藏匿〞之意。 
 
〝匹〞，金文寫作 ，可見〝匹〞在金文時並非從〝匸〞，只是由於字形演變，
至小篆時被歸於〝匸〞部，這是〝匸〞部中的唯一例外。 
 
至於〝医〞字，有一甲骨文字與其形相似，寫作 【天九六】67，但學術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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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 金文 《說文》小篆60 《說文》原文61 
區 
 
【甲五八四】62 
 
【子禾子釜】63 
 
踦區，藏匿也。从品在匸中。
品，眾也。 
匿  
 
【匿斝文】64 
 
亡也。从匸若聲。讀如羊騶箠。 
㔷   
 
側逃也。从匸丙聲。一曰箕屬。 
匽  
 
【小臣 鼎】65 
 
匿也。从匸妟聲。 
医   
 
盛弓弩矢器也。从匸从矢。《國
語》曰：〝兵不解医。〞 
匹  
 
【兮甲盤】66 
 
四丈也。从八、匸。八揲一匹，
八亦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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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字是否〝医〞的本字仍存有爭議。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釋》將此字解作 68，
而于省吾的《甲骨文字詁林》則解作 69。對於 的字義，兩書皆有引述羅振玉、
商承祚及葉玉森之說法70：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医，盛弓弩矢器也。从匚矢，矢亦聲。《春秋》《國語》曰：〝兵
不解医。〞’段君據《廣韻》改注文‘盛’為‘藏’，謂此器可藏兵器也。案《齊語》‘兵不解衣’作
‘解翳’。韋注‘翳所以蔽兵也。’翳為医假借字，蓋医乃蔽矢之器，猶禦兵之盾然，匚象其形。韋注
誼較明白。段君以為隱藏兵器者，尚未當也。〞 
 
商承祚收此作 。 
 
葉玉林：按  為地名。卜辭 字無以此作者，想非 字。 
 
而李孝定在其著作《甲骨文字集釋》中對 有以下解釋： 
 
《說文》：‘医，盛弓弩矢器也。从匚，从矢。《國語》曰：‘兵不解医。’《玉篇》云：‘翳
所以蔽矢也。’與韋注合。各本《說文》作盛弓弩矢器與字形不合，蓋盛弓弩矢器則字形當作  ，
乃後世 字。今但蔽其一側當依《玉篇》說為正。羅氏云：‘蓋医乃蔽矢之器，猶禦兵之盾然’亦非。
按《國語》《齊語》云：‘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定按此借字依許書當作医。 無弓，服無矢，隱武事，
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此美桓公偃武修文之辭，甲兵弓矢皆戎器，纍医 服即 之假借字，
所以 藏甲兵弓矢者，倘為羅說，則‘兵’當解為士卒，不惟於辭例不合，且於上下文意亦相反矣。 
 
于省吾則認為〝字似从‘交’不从‘矢’，釋‘医’恐有未然，辭殘，其義不詳。〞 
 
總括上述五位學者所言，羅振玉與李孝定均認為此字當作〝医〞，但兩者對 的
字義解釋則有不同。羅振玉認為 中的〝匚〞像盾牌之形，讓士兵作掩護之用；李孝
定則認為是藏弓矢的地方，而非如《說文》所言的〝盛弓弩矢器〞，兩者均作〝掩兵〞，
但前者掩兵士，後者掩兵器。而商承祚認為 應作 ；葉玉森則認為卜辭中 不
見作 用；至於于省吾則認為此字从〝交〞不从〝矢〞，應為 。五位學者對 的
說法各異，此甲骨文是否〝医〞字仍存有很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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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省吾編：《甲骨文字詁林．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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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對過《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十三卷》，頁 3817及《甲骨文字詁林．第三冊》，頁 2573，兩書引
羅氏、商氏及葉氏說法的內文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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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錫圭先生亦曾在其論文〈說卜辭的焚巫尪與作土龍〉71論及釋作〝医〞的 或
从〝黃〞。裘先生援引了多條甲骨卜辭，證明了 為〝黃〞字的異體，因此提出 或
从〝黃〞的論點。由於各家 的解釋各有不同，暫時仍未有足夠的證據證明 確為
〝医〞的甲骨文，因此本文暫不以 用作解釋〝医〞的字義。 
 
雖然如此，但在研究 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若〝医〞不從
〝矢〞，而是如于省吾所言从〝交〞，或是如裘錫圭所言从〝黃〞，表示〝人〞而非〝矢〞，
〝医〞字會否出現另一種新的闡釋呢？ 
 
因沒有〝医〞的古文字作依據，只可從〝殹〞的古文字再作推論。〝殹〞的金文
寫法為 【格伯簋（金）西周中期】72，從其左邊的部件〝医〞入手。〝医〞從字形
上看應是从匸从矢，〝矢〞的金文寫法為 【矢伯卣（金）西周早期】73、 【
西周中期】74和 【趞曹鼎（金）西周中期】75，取與 同為西周中期字體的 和
，似乎與 中的 略有不同。 
 
  取〝匸〞是人藏匿的地方的說法，在〝匸〞之中的是〝人〞，人的金文寫作
【善鼎（金）西周中期】76，像人體的側面，與 中的  的字形完全不同。再取
與人同義的〝大〞，〝大〞的金文為 【史墻盤（金）西周中期】77和 【師同鼎（金）
西周晚期】78，像人體的正面，而〝大〞的字形與  似乎更為相似。根據《說文解字》：
〝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79，〝大〞即是〝人〞由於〝醫〞的對象
為人，故〝医〞解釋為把人放置在一個地方（匸）接受治療也無不妥。 
再取〝殹〞的另一種金文寫法再作分析。〝殹〞又可寫成 【王子午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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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庚編：《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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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容庚編：《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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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庚編：《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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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庚編：《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694。 
79
 （漢）許慎：《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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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晚期】80，在同樣是出於王子午鼎的金文字中，可以找到與 有相同部件的
81，即 字，由此可推斷出部件 應為〝夫〞。邱德修在考證 時亦提到〝古
文字从‘矢’與从‘夫’每多混淆而不別〞，由於二字的寫法相似，在分辨時容易出現
誤判，從而對字形的整體解釋有著極大的影響。 
 
以王子午鼎的金文〝殹〞作依據，即医字當从〝夫〞。根據《說文解字》：〝夫，
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82，
與〝大〞均代表〝人〞，而〝夫〞的金文字形為 【大盂鼎（金）西周早期】83和
【大鼎西周中期】84，由此可見〞夫〞的金文字形 與〝殹〞的金文字形 中的
寫法一致，加上兩者同屬西周中期的文字，因此可以解釋〝医〞的金文不从〝矢〞，也
不从〝大〞，而是从〝夫〞。 
 
不論〝医〞字从〝大〞或是从〝夫〞，可以肯定的是，在〝匸〞之中的是人而非
箭矢，這也就能解釋到〝医〞為何从〝匸〞而不从〝匚〞。〝匸〞是一個處所，是人接
受治療的地方，並非盛物之器，因此不从〝匚〞。這與白川靜的說法相近，〝匸〞是一
個隱密的場所，但裏面放置的不是有法力的箭矢，而是需要接受治療的病人。 
 
古人認為如果〝風〞進入人體也會使人生病。《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第
三》有云〝故風者，百病之始也。〞85，可見古人將風與疾病扯上關係。健康的人就能
免受邪風傷害，但病人本身已受邪風所累，身體較為虛弱，此時更不能受風吹，所以
接受治療的地方也會較為隱閉。 
 
再者，先民對於疾病的成因並不了解，往往會有錯誤的推斷。古人認為人如果身
上有傷口，被風吹到就會死亡，此病又稱〝金創得風〞，即現代的破傷風。破傷風最早
見於〈五十二病方〉，稱為〝傷痙〞86。《諸病源候論》稱之為〝金瘡痙〞：〝夫金瘡痙者，
此由血脈虛竭，飲食未復，未滿日月，榮衛傷穿，風氣得入，五藏受寒則痙。〞87。現
今的醫學證明破傷風源於細菌感染，但由於古人沒有〝細菌〞的概念，因此他們會將
受傷的人放置在一個密閉的空間，以防病人被〝邪風〞所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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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堯典》中就有〝五刑有服，五服三就〞88一句，可間接證明古人會將身
體上有損傷的人放在不會被風吹到的地方。〝五刑〞，〝鄭玄謂墨、劓、剕、宮、大辟也；
說見周禮司刑疏引。〞89，〝五服三就〞則言有三處行刑的地方，根據刑罰嚴重程度決
定行刑的地方。《朱子語類．卷第七十八．尚書一》中就有注云：〝若大辟則就市；宮
刑，則如漢時就蠶室。在墨、劓、剕三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既非死刑，則傷人
之肌體，不可不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蠶室爾。廣。〞90。因此〝医〞可以解釋為將
生病的人放置在一個隱蔽的地方治療，以防止其病情惡化或死亡。 
 
〝醫〞字的出現除了反映〝醫〞從巫過渡至醫，就如陳邦賢在《中國醫學史》的
說法：〝中國醫學的演進，始而巫，繼而巫和醫混合，再進而巫和醫分立。〞91，某程
度上也反映了上古時期的醫療情況，如酒的使用、醫治病人的地點。〝醫〞字部首的改
變反映了醫學逐漸脫離了巫術體系，開始帶有〝科學〞的知識，但部件〝殳〞仍可視
為巫術成份的殘留，可見當時的醫學是巫與醫的結合，巫術的運用仍有一定的影響力。 
 
 
第五章：巫醫分立 
 
〝醫〞字作為後起字，反映了〝巫〞與〝醫〞之間已出現差異，巫字的字義已不
能承載醫字的字義，从酉部的醫字應運而生。一如上文所提及，現存最早的古文字〝醫〞
見於戰國時期的秦簡，由此可以推斷，巫醫分立的情況應始於戰國時期或稍早於戰國
時期。 
 
由於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出現人本思想，〝敬鬼神而遠之〞，有別於原始社會的〝尚
鬼〞風氣，此時的〝醫〞已有別於巫醫。在春秋時期的文獻中，仍會看到巫醫治病的
記錄，如《公羊傳．隱公四年》：〝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92。但至戰國
時期，巫與醫已被視為兩種不同的概念，《周禮》分別設立巫官和醫官制度，已見巫醫
有別。而《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名醫扁鵲的〝病有六不治〞93，其中包括〝信巫不
信醫〞一項，亦反映了時人對於〝以巫作醫〞的批判。 
 
及至秦代，秦始皇在焚書時不燒醫書，可見此時醫學已成一種專業，因具有實用
的價值，因此醫藥之書可免於秦火。《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所不去者，醫藥卜
筮種樹之書。〞94，雖然〝醫藥〞和〝卜筮〞這兩項概念仍被放在一起，但已經與前文
提過的〝巫醫〞二字連用的情況不同，〝醫藥〞有別於〝卜筮〞，不再隸屬於〝卜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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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
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94
 （漢）司馬遷：《史記．卷六》，清乾隆武英殿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c2011），
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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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成為一種獨立的專業，與〝卜筮〞和〝種樹〞看齊。 
 
至漢代，醫已完全從巫之中分割出來，醫者就如《說文》所言，成為一種治病的
專工。《論衡．程材》提到：〝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95，反映了巫醫分工，治病
是醫者的工作，而避禍則是巫師之職，已與現代的分工無異。 
 
〝巫〞與〝醫〞由同源慢慢步向分立，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而逐漸建構的中
醫體制，使醫學完全從巫術中分離，成為獨立的概念。但事實上，中國的醫學只是表
面上理性的與巫術分家，實際上仍保有連繫。不論是漢代《馬王堆漢帛書》提到的〝以
手指劃地五次止血〞96，還是明代《本草綱目》提到的〝人魄定驚〞97，不難看到中醫
學在科學基礎上，仍保有傳統的巫術思維。 
 
〝巫〞與〝醫〞的字義早已在戰國時期分家，在意義上看似分立，但實際上〝巫〞
文化深藏於〝醫〞文化以至中國文化之中，時至今日影響仍在。 
 
 
第六章：結論 
 
〝巫〞字的構形一開始是一個具象徵性的符號，包含了先民的字宙世界觀，後用
以代表絕地天通的巫師之義。古代的巫師被視為人與神接觸的橋樑，巫師擁有極大的
法力，除了能事鬼神，知未來，當然也能治病，加上古人認為人之所以患病，是由於
惡靈的侵擾，因此古代的〝巫〞〝醫〞不分，巫師的職責也包括治病。 
 
〝巫〞發展至後期，據《說文》的解釋可見，舞蹈成為了巫師的象徵，而由巫師
的〝舞形〞，又可連繫〝儺舞〞。〝儺舞〞是一種驅疫除疾的舞蹈，這種儀式是由巫師負
責，〝巫〞與〝醫〞除了是字出同源，在文化意義上，兩者的關係也是密不可分的。 
 
現有的甲骨文和金文不見醫字，但從巫醫二字在文獻上連用的情況，以及注解提
到的二字字義相通、醫或从巫部的資料可知，古代的巫字包含醫字之義，醫字作為後
起字，因此出現時期也較巫字為晚，現存最早的古文字〝醫〞見於戰國時期的《睡虎
地秦簡》，由此可推斷出戰國或之前，〝醫〞已開始從〝巫〞分立出來。 
 
〝醫〞字又可寫作从〝巫〞部的〝毉〞，以〝巫〞表示其類屬，代表行使〝醫〞
的是巫師，醫療是巫的工作之一。及後〝醫〞開始發展成為一種專業，漸漸脫離了〝巫〞，
出現了从〝酉〞部的〝醫〞字，〝酉〞即酒，代表在醫治的過程中會用到酒，醫師〝得
酒而使〞，可見酒是古代醫療中重要的元素。  
 
而〝醫〞字的上半部〝殹〞，左邊的部件可看作是把病人放在隱密的地方接受治
療，而右邊則是一種巫術的工具，巫師在治病的過程中敲打長柄形的工具，藉此驅除
                                                     
95
 （漢）王充：《論衡．卷十二》，四部叢刊景通津草堂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c2011），
頁 117。 
96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 五十二病方》（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頁 30。原
文作：〝一，傷者血出，祝曰：‘男子竭，女子酨。’五畫地□之。〞 
97（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下》，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c2011），頁 166。原文作：〝人魄，磨水服定驚悸顛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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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生病的惡靈。〝匸〞代表隱蔽的醫療場所，在其中的則為病人。〝醫〞字由三個部
件組合而成，字的構形亦建構出古代醫療的情況。 
 
總括而言，字形的演變反映出社會及文化的改變。〝巫〞字的出現先於〝醫〞字，
原始社會重鬼神，作為當時社會中〝全能〞的人，〝醫〞是〝巫〞的其中一項職責，因
此甲骨文和金文時期未見〝醫〞字，〝醫〞的概念包含在巫字之中，醫字又可寫作从巫
部的〝毉〞。後來醫學發展，開始成為一種專業、科學的技能，但仍離不開〝巫〞。〝殳〞
代表巫師手執巫術工具，可見〝醫〞仍帶有巫術的元素。从酉部的醫字出現，反映當
時巫醫分家。〝巫〞與〝醫〞雖早已成為兩個獨立的概念，但實際上卻是互有關連的。
時至今日，仍不難發現一些巫用醫術在現代社會中出現。〝巫〞與〝醫〞之間的連繫，
實在是難以割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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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馬家窯文化時期的半山期彩陶罐98 
 
 
  
                                                     
98張全海：〈〝巫〞字的起源〉，《尋根（編輯部郵箱）》，第 3期（2012年），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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